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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罗金才教授，MD，PhD。北京大

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血管生物学

研究室主任(PI)。1986年于南京中医药大学获学士

学位，1999年于日本东京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1—2005年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等校从事博士后研

究。200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血管生物学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罗 教 授 主 要 从 事 血 管 内 皮 细 胞 胞 吐

(exocytosis)、炎症与血管稳态及血管与淋巴管新

生 机 制 等 研 究 。 由 罗 教 授 领 导 的 团 队 先 后 揭 示

了血管新生新型信号通路，发现内皮细胞新基因

与新机制，论文在P N A S，C el l  R e s e a rch，Na t u re 

Communications，Blood等杂志上发表。这些原创性

的发现发表之后，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近

年来，他们首次揭示脑膜淋巴管在肿瘤免疫过程

中的关键作用，论文在Cell  Research上发表后得到

国际权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Jonathan Kipnis教授)

的点评。

编者按：2020年12月1日下午，罗金才教授(图1)应邀到中山大学眼科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开展了主题为“脑膜

淋巴管介导抗肿瘤免疫作用与机制”的学术讲座(图2)。作为眼科中心的官方出版刊物，《眼科学报》编辑部对罗教

授进行了专访，以飨读者。

图1 受访专家罗金才教授

图2 罗教授在眼科中心分享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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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您和您的团队首次揭示了脑膜淋巴管

在抗肿瘤免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项成果为肿瘤

免疫治疗指明了怎样的新方向？这项成果与此前您

揭示了血管新生新型信号通路，发现内皮胞吐调控

新基因与新机制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或连续性？

罗金才教授：当初，我们选择从脑膜淋巴管

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脑膜淋巴管的研究是分子医

学领域一个待填补的空白。后来在开展研究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美国的同行已经揭示了脑膜淋巴

管的存在，但还没有人进行脑膜淋巴管与肿瘤相

关的研究。我们选择专注于这个领域，一方面是

这个领域具有原创性；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

脑部肿瘤的免疫治疗的效果还不太理想，这也是

迫切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说为脑部肿瘤的

免疫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当然，毕竟我

们和国外同行一样用小鼠来做实验，揭示的是

小鼠脑膜淋巴管和脑部肿瘤之间的效应，在人

类身上是否具有同样的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来验证。

血管新生的研究我们以前一直在开展，并且

试图做一些与人类疾病相关的项目。但是从基础

研究顺利过渡到临床实践应用，需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在胞吐的研究方面，我们发现有一些普

遍跟胞吐相关的基因。目前我们在用小鼠的模型

做实验，来探索这些基因将来能否作为治疗人类

疾病的候选基因；未来我们通过改善这个基因的

功能，能否治疗相关的疾病等问题。

我们做基础研究，从分子、细胞、疾病模型

到机制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具有连贯性的，并且试

图将疾病和这些机制关联起来。而大部分以前的

学术观点认为淋巴管是血管分化而来的，所以淋

巴管新生、血管新生和疾病的关系也是具有一致

性的。

编辑：此次您来中山大学眼科中心进行学术

交流，您未来有没有打算开展眼部淋巴管领域的

研究呢？

罗金才教授：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跟这个

领域相关性已经很大了。尽管我们在脑膜淋巴管

领域已经发过好几篇高质量的文章，但是我们在

脑膜淋巴管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脑膜有顶部淋巴

管和底部淋巴管，并且淋巴管不仅存在于脑膜，

鼻腔和眼部也有淋巴管。这些淋巴管的淋巴汇聚

到颈部淋巴结(颈浅淋巴结和颈深淋巴结)，然后汇

入胸导管(左颈干)，或右淋巴导管(右颈干)，最后

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淋巴管是什

么样的上下游关系？在细胞和分子运输时，相邻

以及上下游的淋巴管是如何进行协调的？目前还

没有明确的机制。

现在我们花费巨大的精力在构建和展示整个

脑部淋巴管网络，将小鼠的脑组织透明化处理，

进行染色和基因展示，然后再用计算机重构出小

鼠脑组织的淋巴管结构。如果小鼠的脑部淋巴管

结构能够成功搭建出来，对我们未来认识眼部淋

巴管的回流、眼睛的稳态调整和修复会有很大的

帮助。

在眼部血管方面，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个新的

基因，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报导过。在我们的实验

过程中，我们发现，所有敲除这个基因的小鼠都

出现了角膜病变的表型，这么好的表型令我们非

常惊讶。在这次交流中，我们还专门请教了中山

大学眼科中心角膜科的粱凌毅教授，她给我们提

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后会继续开展相关的研究

工作，探索这个基因与角膜病变之间的机制。

编辑：您在20世纪90年代就赴日本求学，并

且在21世纪初赴美国留学，现在又在国内顶级学

府北京大学继续您的研究工作，在您看来，国内

和国外的科研环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罗金才教授：在9 0年代，我们去日本留学，

整个国内的学术队伍建设、学术水平相对于日本

要落后一些。后来去了美国学习，仍然觉得美国

的科研水平非常强，有种压倒一切的趋势。当

然，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留学生归来，

国内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在科研水平方

面，国内国外仍然存在一些差距，比如在生物医

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和主流科研成果中，来自中国

的原创科研设计比较少。

编辑：近年来，中国的科研实力以及综合国

力大幅度提升，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给您带

来了哪些影响，其中您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罗金才教授：从个人的角度或者研究室的角

度来看，整个科研生态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现

在从事分子医学、血管生物学以及心血管领域研

究的科研团队不断增多，科研投入也有了很大的

提升，使得整个科研工作更加容易推进。但是由

于学术评价体系、同行评议体系以及国家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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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科研工作相应地也有一些压力。当然，这

些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触。

编辑：众所周知，SCI文章是国内职称考评或

者岗位竞聘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国外的研究机

构是否有类似的要求呢？

罗金才教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基

础科学家来说，发表SCI文章都是评价他们科研产

出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欧美科学界更强调原

创性、系统性以及在整个领域里有国际影响力的

工作。

以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无论是哈佛大学

还是东京大学，研究单位对于有科研工作的临床医

生或者教授，会有一定的科研成果要求。然而，对

于没有科研兼职的、以看病为主的医生，没有听说

单位有SCI发文要求。所以他们是否需要发表SCI
文章主要还是看岗位性质。国内的临床医生因为有

繁忙的临床工作，无法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开展研

究，要发SCI文章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编辑：虽然距离您出国留学时间已经比较久

远了，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令您难忘的经历，可否

分享一位您印象最深的老师或者一件您留学期间

的趣事呢？

罗金才教授：我的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日本东

京大学，我的导师是第一个发现VEGFR-1/Flt-1受
体的涉谷正史(Shibuya Masabumi) 教授，他也是我

们整个血管生物学领域的开创人之一。他给我的

启发是，把自己领域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而

不是去赶热闹、追热点。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

编辑：作为分子医学研究领域一位非常成功

的研究者，您能否给未来想从事分子医学研究的

后辈们一些建议呢？

罗金才教授：我从事研究多年来的体会是，

科研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未来

有对分子医学领域的现象、关键的机制或者问题

发自内心感兴趣的人，并且他们能从多个方面

围绕这些兴趣展开研究，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那他们迟早会有很大的收获。希望大家能找到自

己的兴趣，不忘初心，并且坚持下去，这一点非

常重要。如果因为受到外界的诱惑或者环境的逼

迫，只顾满足眼前的需求去做研究，长远来看，

未必是一件好事，也未必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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